
婆婆的七天喪禮，到了第五晚
開始 「聚餐」後，第六晚還有 「文
娛表演」！為了 「表演」，那天流
水席提早散了，一隊約六、七人的
「法師」帶備大堆道具，就在院子

裡起壇做法事。
法事一共進行了三個小時，期

間還有人專門負責持攝錄機拍攝。
初時像一般見過的那樣幾個人繞着
神壇輪流誦經，也有舞木劍燒神符
之類，後來，隊伍隨着震耳欲聾的
嗩吶和鑼鈸聲不斷變換着 「陣式」
串走，像穿花蝴蝶般，煞是熱鬧。
再到後來，其中一人套上了一件古
裝女式長裙，原來是反串演女鬼，
跟為首的法師上演一齣閻王審女鬼
的戲，由於操的是閩南話，我們也
只能猜個大概，未知戲文內容。

審完女鬼後，本來當觀眾的我
們忽然也要參與其中，聽從法師們
指揮，每人手執一炷清香，走出院
子，摸黑前去祠堂上香。在祠堂又
一輪上香誦經，擾攘了一會，才結
束了當晚的 「節目」。

翌日清晨便要起床，由於是整
個喪禮的 「戲肉」，故 「演員」特
別多。先是來了一位 「代哭喪」的
演員，一位古裝打扮的女子，化着
舞台妝，還戴了古裝頭套，比昨晚
的那 「女鬼」專業很多。她一到來
便繞着婆婆的靈柩嚎哭，也只是在
乾嚎，當然不會
投入至淚如泉湧
。她一邊 「哭」
，一邊唱，時而
跪地時而繞棺時
而 「擦淚」……

以
貌
取
人

，
不
智
；
觀
其

眼
神
以
觀
其
人

，
卻
往
往
異
常

準
確
。
眼
睛
是

靈
魂
之
窗
，
它

是
窺
探
人
內
心

的
秘
道
，
尤
以
面
試
時
要
相
人
，
一

﹁目
﹂
了
然
。

若
非
一
流
演
員
，
眼
神
很
難
裝

出
來
。
少
經
世
故
卻
要
在
面
試
時
裝

模
作
樣
的
年
輕
人
，
最
易
被
眼
神
出

賣
。
﹁面
試
雞
精
班
﹂
教
人
要
直
望

考
官
，
與
人
攀
談
時
，
不
能
覘
天
望

地
，
要
有
眼
神
接
觸
，
這
當
然
是
基
本
禮
貌
，
但
眼

神
很
容
易
露
出
馬
腳
，
他
們
是
否
有
信
心
、
是
否
機

靈
、
是
否
真
心
，
基
本
上
一
眼
看
出
。

很
多
人
知
道
眼
神
重
要
，
故
意
睜
大
眼
睛
，
想

裝
得
精
神
炯
炯
，
卻
是
眼
大
無
神
，
空
洞
無
物
；
有

些
人
故
作
輕
鬆
，
皮
笑
肉
笑
眼
卻
不
笑
，
出
賣
了
自

己
內
心
的
慌
亂
；
生
活
顛
倒
，
睡
眼
惺
忪
的
年
輕
人

，
無
論
如
何
裝
扮
，
也
不
能
掩
飾
眼
白
裡
的
紅
筋
與

眼
角
那
些
未
老
先
衰
的
粗
糙
坑
紋
。
有
些
人
不
敢
與

你
對
望
，
你
知
道
他
有
事
掩
飾
，
心
裡
有
鬼
；
有
些

人
眼
神
會
笑
，
你
感
受
到
真
心
真
意
，
言
行
合
一
；

有
些
人
雙
眼
發
亮
，
你
知
道
他
找
對
了
工
作
，
無
怨

無
悔
。政

客
掛
着
笑
臉
和
顏
悅
色
，
眼
神
往
往
憤
懣
不

平
；
領
導
的
台
辭
關
懷
體
貼
，
面
對
弱
勢
長
者
，
卻

眼
神
游
移
無
心
接
觸
。
相
由
心
生
，
眼
神
最
易
出
賣

你
，
政
治
化
妝
師
寫
多
好
的
演
辭
也
沒
用
，
眼
神
的

化
妝
，
才
是
最
高
境
界
。
梁
朝
偉
當
上
影
帝
，
人
們

說
他
﹁一
雙
眼
睛
懂
得
演
戲
﹂
，
幸
好
世
上
懂
得
用

眼
做
戲
的
人
不
太
多
，
以
眼
取
人
，
自
有
奇
效
。

鳳
凰
衛
視
《
魯
豫
有
約
》
訪
問
有
名
時
事
評

論
員
白
巖
松
到
快
將
結
束
時
，
白
巖
松
着
重
地
說

出
自
己
的
行
事
原
則
：
﹁我
只
用
建
設
去
破
壞
。

﹂
這
是
多
麼
積
極
的
、
美
好
的
、
有
智
慧
的
人
生

和
工
作
態
度
！

無
理
性
的
破
壞
，
為
破
壞
而
破
壞
，
專
破
壞

美
好
的
一
切
，
或
不
擇
手
段
玉
石
俱
焚
地
去
破
壞

，
這
是
恐
怖
分
子
之
所
為
。

懷
抱
理
想
，
認
為
不
破
不
立
，
先
要
把
壞
的

破
壞
掉
，
才
能
在
廢
墟
上
建
立
美
好
的
一
切
。
這

樣
的
破
壞
是
革
命
者
的
破
壞
，
雖
有
時
傷
及
無
辜

，
卻
自
覺
情
有
可
原
。

白
巖
松
所
說
的
﹁用
建
設
去
破
壞
﹂
，
意
思

是
以
美
好
的
去
淘
汰
醜
惡
的
，
以
健
康
的
代
替
病

態
的
，
以
民
主
去
改
變
獨
裁
，
以
保
育
去
清
除
污

染
。
這
就
說
明
手
段
是
和
平
的
，
沒
有
戰
爭
，
沒

有
暴
力
。
這
就
保
證
舊
的
被
鏟
除
後
，
是
有
新
的

來
代
替
。
這
是
一
種
和
平
的
漸
進
式
的
過
渡
。

世
上
有
一
種
人
，
只
長
於
破
壞
，
不
善
於
建

設
，
他
們
認
為
革
命
就
等
於
暴
力
，
在
他
們
﹁革

命
﹂
成
功
之
後
，
建
設
留
給
其
他
人
去
做
。
而
在

暴
力
﹁革
命
﹂
的
過
程
中
，
如
有
傷
及
無
辜
，
他

們
會
認
為
是
不
能
不
付
出
的
代

價
。

我
相
信
普
世
的
百
姓
，
寧

願
以
白
巖
松
的
方
式
去
逐
步
改

善
自
己
的
生
活
，
暴
力
太
可
怕

了
！

用
建
設
去
破
壞

阿

濃

朋
友
紛
紛

用
流
動
電
話
傳

來
陳
任
逝
世
的

短
訊
，
心
中
很

是
惆
悵
，
一
、

兩
個
月
前
還
同

枱
吃
過
飯
，
通

過
電
話
，
怎
麼
這
就
去
了
？

陳
任
是
我
貨
真
價
實
的
﹁老

﹂
朋
友
，
認
識
他
已
有
三
十
多
四

十
年
了
吧
？
那
時
還
剛
進
大
學
，

參
加
大
映
會
，
認
識
了
一
班
喜
歡

看
電
影
，
閒
來
談
談
電
影
吹
吹
牛

，
也
寫
點
影
評
的
朋
友
，
陳
任
是

其
中
之
一
。
他
多
才
多
藝
，
已
是

流
行
樂
隊M

enace

的
成
員
，
同
時

也
是
一
份
英
文
報
紙
的
記
者
。
我

當
時
是
個
憤
怒
青
年
，
充
滿
社
會
正
義
感
，
要
批

判
當
局
舉
辦
什
麼
新
潮
舞
會
荼
毒
青
少
年
。

陳
任
的
樂
隊
剛
好
替
新
潮
舞
會
演
奏
，
替
我

找
入
場
券
，
後
來
還
招
待
我
到
他
們
晚
上
表
演
的

的
士
高
體
驗
生
活
，
大
家
立
場
不
同
，
他
卻
樂
於

幫
助
。
後
來
的
交
往
眾
所
周
知
，
他
要
用
流
行
音

樂
去
吸
引
新
一
代
，
拉
了
我
們
幾
個
幫
手
編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
晚
上
頻
頻
去
旺
角
吃
消
夜
喝
啤

酒
，
當
然
是
﹁富
貴
中
人
﹂
的
陳
任
埋
單
。
再
後

來
他
當
了
電
台D

J

，
大
家
一
同
用
筆
名
替
《
新
晚

報
》
寫
影
評
。

陳
任
是
性
情
中
人
，
大
癲
大
廢
，
性
格
火
爆

，
友
儕
間
共
飯
有
時
會
大
聲
互
責
，
嚇
煞
旁
人
。

其
實
大
家
是
老
朋
友
，
盡
訴
心
中
情
自
然
不
過
。

陳
任
此
去
，
美
食
路
上
少
了
一
人
，
自
是
憾
事
。

話
說
豐
子
愷
寫
《
桂
林
的

山
》
，
說
那
些
﹁毫
無
一
點
樹

林
或
花
草
﹂
的
青
灰
色
的
黃
山

奇
而
不
美
，
﹁有
時
遙
看
群
峰

，
想
像
它
們
是
一
隻
大
動
物
的

牙
齒
，
有
時
望
見
一
帶
尖
峰
，

又
想
起
小
時
候
在
寺
廟
裡
的
十
殿
閻
王
的
壁
畫
中
所

見
的
尖
刀
山
﹂
。
那
是
說
，
桂
林
的
山
非
但
不
美
，

還
有
點
醜
呢
。

鷗
外
鷗
寫
《
被
開
墾
的
處
女
地
—
—
桂
林
的
裸

體
畫
》
，
說
﹁狼
大
的
齒
的
尖
銳
的
山
呵
／
這
自
然

的
牆
／
展
開
了
環
形
之
陣
／
繞
住
了
未
開
墾
的
處
女

地
／
原
始
的
城
／
向
外
來
的
現
代
的
一
切
陌
生
的
來

客
／
四
方
八
面
舉
起
了
一
雙
雙
拒
絕
的
手
擋
住
…
…

﹂
他
與
豐
子
愷
筆
下
的
桂
林
的
山
，
都
是
四
十
年
代

戰
亂
時
期
所
見
的
景
象
，
也
許
不
免
沾
了
逃
避
者
的

情
緒
，
驚
惶
甫
定
，
風
景
於
是
也
變
得
猙
獰
了
。

好
在
只
有
五
十
分
鐘
的
飛
行
時
間
，
座
未
暇
暖

，
桂
林
的
山
已
在
窗
外
鋪
開
了
，
一
支
支
大
石
筍
在

平
原
上
拔
地
而
起
，
倒
也
不
覺
難
看
。
旅
人
的
心
情

大
抵
比
逃
難
者
的
要
豁
朗
些
，
登
山
入
洞
，
江
上
觀

峰
，
只
覺
桂
林
的
山
，
最
好
在
灕
江
上
看
：
沿
灕
江

乘
船
到
陽
朔
，
風
光
漸
入
佳
境
，
碧
水
流
麗
，
青
灰

蒼
褐
的
山
色
，
在
水
意
裡
有
了
點
明
媚
的
意
思
；
灕

江
若
是
缺
少
那
尖
拔
奇
詭
的
山
，
恐
怕
也
要
減
去
幾

分
相
映
的
意
趣
。
在
鬧
市
隔
着
樓
房
看
山
，
初
看
有

點
兀
突
的
感
覺
，
看
久
了
漸
漸
生
厭
，
然
而
在
桃
花

江
上
撐
竹
筏
，
在
靈
渠
上
赤
足
涉
水
，
偶
爾
抬
頭
看

山
，
倒
看
出
不
一
樣
的
意
境
。

桂
林
的
山

葉

輝

學
院
的
女
生
導
修
時
閑
說
戀
愛
。

有
女
生
說
：
看
到
台
灣
偶
像
劇
集
的
一
個
動
人
場
面
：

男
主
角
追
着
巴
士
，
對
着
坐
在
巴
士
窗
邊
的
女
主
角
大
叫
：

其
實
我
是
很
愛
你
的
，
你
知
不
知
道
？
一
邊
叫
，
一
邊
追
着

巴
士
，
一
直
追
了
一
條
街
。

她
於
是
說
，
她
也
愛
這
種
戀
愛
，
她
說
她
雖
然
會
感
到

肉
麻
，
但
她
說
她
會
受
，
而
且
感
動
，
甚
且
說
：
有
這
樣
的

男
人
，
她
一
定
嫁
。
舉
座
譁
然
，
說
這
話
的
女
生
臉
頓
時
紅

了
。
但
我
知
道
：
這
是
她
真
心
的
話
。

天
下
男
子
記
住
：
求
婚
示
愛
，
女
性
最
受
的
一
種
形
式

，
就
是
大
膽
和
誇
張
；
一
言
以
蔽
之
：
明
目
張
膽
就
是
，
切

忌
溫
溫
吞
吞
，
﹁成
個
冇
膽
匪
類
﹂
般
，
女
人
最
最
討
厭
。

又
有
女
生
說
：
她
希
望
她
將
來
的
至
愛
，
能
夠
在
時
代

廣
場
最
繁
忙
、
人
流
最
多
的
星
期
天
，
跪
下
來
向
她
求
婚
。

那
一
刻
，
她
一
定
什
麼
也
會
答
應
。
又
是
誇
張
、
無
懼
的
例

子

—
不
甘
淡
如
水
，
要
醉
。

也
許
人
生
真
的
是
要
來
尋
找
一
點
回
憶
吧
，
早
年
不
來

點
誇
張
的
場
面
，
他
日
回
望
，
一
切
空
白
，
太
寂
寂
了
。
生

命
的
意
義
就
是
劃
下
了
時
代
的
印
記
，
以
待
他
年
回
想
，
偉

大
的
人
物
有
偉
大
的
動
作
；
平
凡
的
，
也
該
來
點
誇
張
的
、

大
膽
的
行
為
，
否
則
人
生
太
蒼
白
無
顏
了
。

經濟不佳，什麼事情
都來了。治安當然變壞，
小偷小摸入屋偷竊已經不
在話下，連打劫也時有所
聞，有的甚至在光天化日
之下也照做不誤。如果不
及時制止，不知道會發展
成什麼樣子。

連偽鈔也橫行，今年
頭八個月便共檢獲一萬三
千五百八十四多張偽鈔，
較去年同期的五千七百二
十九張急升百分之一百三
十七點一。偽鈔中以人民
幣數量最多，達七千九百
七十五張。警方檢獲的歐
美偽鈔數量也顯著上升，
其中加幣七十四張，升幅
超過八成；英鎊二百三十
二張，升幅接近百分之二
十七。檢獲最多的偽外幣
是美元，達四千四百八十
七張，比去年同期的三千

五百三十三張增漲百分之二十七。如此的
數字，小市民不能不心驚膽戰。一般人對
於偽鈔缺乏知識，更無防範心理，中了招
，只好大嘆倒霉，除此之外還能怎麼樣？
金錢損失倒也還罷了，當破財擋災算了；
可是要是收錢的人不依不饒，將你告到官
裡去，你還會有排煩！

前幾年到上海，想買充值卡，路過一
處報亭，隨手掏出百元人民幣，那老闆一
看，便不屑地丟下一句： 「假的！」倒好
像我是偽幣製造者似的。我真想說： 「大
佬啊，我也是受害者呀！」

但想了想，決定沉默是金，要是他認
起真來，糾纏下去，
驚動警方，即使不怕
，我還是心中有愧，
事實是自己手上持有
的是假幣，又哪裡說
得清來龍去脈！

喪禮表演
李若梅

悼陳任
關 平

擁
有
偽
鈔
該
怪
誰
？

陶

然

這男人我一定嫁
黃子程

什
麼
食
物
都
是
﹁趁
熱
吃
﹂
最
好
，
這
是
中
國
人
的
飲

食
之
道
。
初
來
美
國
，
對
西
式
沙
律
的
冷
吃
和
蔬
菜
的
生
吃

，
很
不
習
慣
，
有
些
自
助
式
的
沙
律
吧
，
全
部
蔬
菜
任
吃
，

上
好
鮮
嫩
的
菜
，
卻
沒
任
何
烹
煮
和
油
鹽
，
西
蘭
花
椰
菜
花

，
洗
乾
淨
就
端
上
枱
，
這
不
是
把
人
當
成
牛
馬
嗎
？
他
們
說

：
這
是
保
持
菜
蔬
營
養
的
最
佳
方
式
。
洛
杉
磯
此
地
有
間
華

人
開
的
餐
廳
取
名
﹁滾
鍋
﹂
，
味
道
不
怎
麼
樣
，
卻
是
客
似

雲
來
，
看
來
是
名
字
取
得
好
，
打
中
了
中
國
人
受
熱
不
受
冷
的
脾
胃
。
有
人
說

：
亞
洲
人
體
質
較
弱
，
吃
熱
食
可
以
禦
寒
，
歐
美
人
體
格
壯
，
不
在
乎
冷
熱
。

其
實
有
益
身
體
健
康
，
只
有
吃
和
體
溫
相
近
的
食
物
，
可
以
延
緩
腸
胃
老

化
，
延
年
益
壽
。
但
我
們
總
覺
溫
吞
水
沒
勁
道
，
喝
茶
就
喝
剛
泡
開
的
，
吃
蒸

魚
要
剛
蒸
熟
的
，
炒
小
菜
當
然
要
剛
炒
出
來
的
才
夠
鑊
氣
。

認
識
幾
位
愛
喝
熱
湯
的
朋
友
，
都
因
舌
，
食
道
和
喉
癌
去
世
，
他
們
對
水

的
熱
度
要
求
甚
高
，
要
熱
到
冒
蝦
眼
泡
才
肯
喝
，
冷
天
還
要
以
小
火
爐
不
斷
溫

炙
着
鍋
內
食
物
，
滿
桌
熱
氣
和
炭
火
，
味
覺
和
嗅
覺
在
熱
氣
激
發
下
，H

igh

到

極
點
，
惟
有
這
樣
，
才
吃
得
香
。
吃
香
喝
辣
文
化
，
溫
度
是
基
本
要
求
，
不
冷

不
熱
也
許
合
乎
脾
胃
，
卻
不
合
乎
口
舌
那
方
寸
之
間
，
必
須
一
面
吹
一
面
嚼
，

一
股
熱
氣
從
食
道
直
通
胃
腸
，
才
叫
吃
得
過
癮
。

但
食
道
壁
的
黏
膜
何
等
嬌
嫩
，
損
傷
了
，
需
要
時
間
來
自
我
修
復
，
如
果

今
天
吃
香
，
明
日
喝
辣
，
只
求
過
癮
，
不
斷
重
複
燙
傷
，
可
從
淺
表
潰
瘍
傷
口

，
質
變
成
腫
瘤
。
我
有
個
親
戚
癌
發
末
期
，
什
麼
都
吃
不
下
，
卻
對
火
熱
冒
泡

的
豬
腸
膾
嫩
豆
腐
懷
念
不
已
，
他
妻
子
煮
了
一
大
碗
端
放
他
面
前
，
吃
了
兩
口

，
長
嘆
一
聲
，
吃
不
下
，
那
是
最
後
一
頓
，
之
後
一
直
插
胃
管
吊
鹽
水
，
直
到

離
世
。
看
見
他
的
表
情
，
那
個
印
象
太
深
，
使
我
對
食
物
的
溫
度
不
敢
要
求
，

寧
願
吃
冷
一
點
，
最
少
可
以
多
吃
幾
餐
。

趁
熱
吃

葉
特
生

以眼取人
雲家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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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塘邨 陳志華

北京奧運的啟示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中五 陳泳婷

筆中情筆中情筆中情

中環街市 徐振邦

油塘邨位於九龍東部，整個屋邨共有
五座樓宇，分別名為富塘樓、貴塘樓、榮
塘樓、華塘樓和美塘樓。

油塘邨的前身是油塘徙置區，原本有
總共二十三座的第三型和第六型徙置大廈
，分別於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一年期間建

成，在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九年三年間陸續清拆重建。
昔日的油塘徙置區有部分地方改作興建居屋，成為了今天

的油美苑。過去，油塘徙置區對外的交通工具以巴士為主，其
中鯉門魚道是其重要交通要道。而隨着港鐵和東隧落成，令居
民出入更為方便。

「油塘邨」的名稱顧名思義正是來自油塘。但關於 「油塘
」一名的起源則眾說紛紜。其中一個說法，是認為 「油塘」舊
稱 「游塘」，或許是與這個地方有小水塘可供游泳有關。而另
一說法是與油庫有關。因為在一九四七年，亞細亞石油公司購
入了近茶果嶺的二十多萬方呎土地興建油庫。一九五四年，香
港政府又批出了現時的麗港城位置予亞細亞石油公司擴建油庫
，因此，這一區便改稱為油塘。

還有一個說法是與 「馬游塘」有關。馬油塘位於九龍東，
是通往將軍澳山坳之地；山上有一條小村名為馬游塘村，建有
逾百間小屋。後來，亞細亞石油公司在南部發展油庫，也正位
於這條小村的南部，因此，馬游塘南便被改稱為 「油塘」了。

中環的第一代街市建於十九世紀，但早
已經被拆卸了。現在大家所見到的位於皇后
大道中與德輔道中之間的中環街市，其建築
風格屬於包浩斯式建築，單看外表或許不知
道，它早於一九三九年啟用，至今已有七十
年了。

現在，街市部分也已經關閉，只留有購物廊、自動扶手電梯
系統、公廁等部分仍繼續運作。這座被列為第三級的歷史建築的
中環街市，已成為了中環商業區內主要的地標之一。

▲中環街市的菜市場部分早已停止運作

小甲蟲（粉彩紙本）
鴨脷洲街坊學校 五年級 陳子聰

榕樹的回憶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中三 賴嘉駿

從我家通往地鐵站的小徑旁邊，
長着一株榕樹。每次我經過那兒，都
會停下來，看一看。因為在我的生命
中，它是我見過的最大、長得最壯觀
的一株樹；枝葉茂盛，像一把大羅傘
，在夏天時把熾熱的陽光遮擋着，令

我們在那條 「奪命長梯」上下時也不會大汗淋漓。
這株榕樹長了很多氣根，在主幹旁的一些氣根更垂落至

地面，為了汲取更多養份，氣根插入泥土，長成了一條條支
幹。漸漸地，支幹圍繞着主幹成長，交錯盤踞如同迷宮一般
。有好幾次我想找出被包裹的主幹，但都失敗了。

我對這株榕樹感興趣，是在我八歲的那個暑假。那年祖
父祖母從內地到香港觀光，在我家暫住。一天，祖父、我和

姐姐一起散步，不知不覺便來到榕樹旁。祖父停下來若有所
思地望着這棵樹，剩下我和姐姐面面相覷，不知祖父在幹什
麼。過了片晌，祖父說： 「想聽故事嗎？」我和姐姐連連點
頭，大家便坐在榕樹下的椅子歇腳。

「人老了，便常常想當年。」祖父望着我們感嘆。 「我
小時候，家鄉也有這麼一株榕樹。我經常和朋友在那兒玩，
真是快活！我有一個好朋友，他是一個非常開朗的人，和我
志同道合，大家都想當軍人。有一次，他跟我說： 『我們將
彼此的心願寫出來，然後找個鐵盒裝起來，再找一個地方埋
住它，你說好不好？』我說： 『嘩！怎麼玩這種無聊玩意？
』他說： 『就當我和你都是無聊人吧！求求你啦！』見到他
那渴望的眼神，我只好順從他了。最後，我們把那鐵盒埋在
榕樹下。」

「祖父，你寫了什麼？」我問。
祖父笑了笑，說： 「我不能說。」
「為什麼？」我大惑不解。
「你聽我說。」祖父繼續他的故事： 「埋了鐵盒，他跟

我說： 『我們二十年後才拿它出來，拿出來之前不能偷看，
也不准對別人說你寫了什麼。行不行？』我馬上便答應他

了。」
「應該早就過了二十年了吧？鐵盒也應該拿出來了，您

為什麼不能說呢？」姐姐問。
「唉！這就是我所遺憾的事。」祖父嘆道。 「三天之後

，我去找他時，他們一家已經搬走了，聽說是到外國去了。
後來因為戰亂的關係，我們家也搬到廣州，自此再也沒有回
去了。我對這事一直耿耿於懷。二十年後，我遵守諾言回去
那兒，但發現那裡已經面目全非，周圍都是大廈樓宇，更不
要說什麼榕樹了。」聽完祖父的話，我們沉默了，再也沒有
追問。

祖父的故事至今仍讓我記憶猶新。每當經過那條小徑，
看見這株榕樹，我就會想起祖父的話。一株榕樹，對普通人
來說不過是一種常綠植物，但對某些人來說，它是一個回憶
。現在，祖父更老了，身體大不如前，他不可能再來香港了
。我只希望附近的建築工程不會影響到那株榕樹，因為這裡
記錄着我與祖父共同擁有的在香港、在榕樹下的一段回憶。

（綠色力量、新創建集團合辦 「港人‧港樹‧港情」 保
育活動之 「榕榕細語──大城市小故事」 徵文比賽初級組優
異獎作品。本版略有刪改。）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這是○八年北
京奧運帶給全世界的祝願。北京奧運在此起彼伏的
歡呼聲中圓滿結束了，帶來了歡笑，帶來了淚水，
也帶給我許多啟示。

當運動員登上領獎台接受金牌的那一刻，可以
感受到他們的笑容裡盛載着無數的汗水和眼淚。當
我看到獲得體操個人全能冠軍的中國選手楊威的笑
容時，彷彿看到年僅五歲的他在翻着筋斗。

在二十三年的體操訓練生涯中，楊威常常因一
些不必要的失誤而與世界冠軍的領獎台擦肩而過。
他想過要放棄，幸好有身邊朋友的不斷鼓勵，他才
能重拾信心，勇敢面對挫折，也因此才能取得今天
的成就。從他身上，我知道了其實困難並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一個人不懂得從失
敗中站起來。

雖然每一場體育競技只有
一個勝利者，但如果比賽沒有
其他人的參與，也就沒有了所
謂的勝利者。有些人早已知道
自己也許技不如人，但他們深
信，只要付出努力，觀眾們絕
不會吝嗇掌聲。他們的勇敢告

訴我，只要願意去嘗試、去付出，一定會有人懂得
欣賞。

奧林匹克精神，不僅顯示更高、更快、更強，
更多是展現信心、毅力和勇氣。獲得女子跳馬銀牌
的三十三歲母親──丘索維金娜的故事深深觸動了
我。她原本已經退役，專注自己的家庭；可惜她的
兒子不幸患上白血病，為了籌措治療費用，她重返
賽場參加各類比賽，為的是贏得更多獎金解決沉重
的醫療負擔。可憐天下父母心，偉大的母愛感動着
所有人；她在賽場上每一次躍動，不僅為了比賽，
也是為了愛。

奧運會帶給我們的，不但是精采的體育競賽，
還有許多讓我們一生受益的啟示。

儀器熒幕上，一點一點綠光在跳
動，那是病人心跳的頻率。綠色的微
光延綿成一線，像是高低起伏的小山
巒、半弧形的海彎，彷彿人生中曲折
的小路，已走過了整個漫長的旅途，
踏上人生最後的一段路程。

心早已變得羸弱，呼吸也漸漸微
弱，最終，耗盡全力發出最後那一點

微光。
生命就如一支蠟燭，內裡包裹着

一根小棉線，懸繫着整根蠟燭的生命
，在燃燒中逐漸消逝，最後浴在一片
火紅之中。

當生命的綠燈轉成紅燈，我聲嘶
力竭地喊着，卻捉不住你的靈魂，只
有呆呆地凝望着這死亡的訊號。

我是譚靖琳。我和哥哥一起跟禤老師學中文。
我想，學習中文可以讓我了解中國的歷史，認識中
國字的文化。

六月十八日，那是第一次上中文補習課的日子
。媽媽、我和哥哥一起坐車去禤老師家。進入她的
家之前，我的感覺是既害怕又興奮。上課時，老師
跟我們講 「譚」、 「琳」和 「禤」三個字的來源，
很有趣哩！後來，她又教了一些成語。雖然有些字
我不認識，但是我知道要努力學習呢！學過成語後

，禤老師講了一個 「緣木求魚」的故事。我覺
得老師很關心我們，常常鼓勵我們用心學習。

上第二節中文課是在一個星期之後了。我
和哥哥提起精神去上課；這一次，禤老師先講
解了一些詞語，然後就同我們一起分辨 「易」
和 「昜」的區別，我覺得很有趣。上完課，我

走出房間時，禤老師送了兩塊朱古力給我；我馬上
打開包裝紙狼吞虎嚥地把它吞下肚子，而媽媽和哥
哥卻在細嚼慢嚥。

相隔兩天，我們第三次上中文課。這一次，我
精神奕奕地聽禤老師講解。第一部分內容是讓我填
上有數目字的成語；從這個練習中，我學到了三十
個新的成語和它們的用法。第二部分老師講解了
「今」和 「令」的分別。當老師說下課的時候，我

覺得時間過得非常快！

跟禤老師學中文
加拿大國際學校 第六班 譚靖琳

紅燈．綠燈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中七 李靜恩


